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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写道：“全世界是

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我

觉得这句话用到当下的朋友圈和微信群，再贴切

不过了，大家就像戴着面具在捉迷藏。就以“点

赞”而言，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仿佛是一条变幻

莫测的河流，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生活中，只要你用心去观察朋友圈和微信群，

就会发现为你点赞的那些人，往往是固定的一些人，

而你时常牵念的人也许是真没看到，也许是视而不

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发现后者居多。

曾经，我也喜欢在朋友圈、微信群，或者公

众号晒一段文字，发几张作品发表后的截图，与

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然而每当内容发出

后，给予点赞的朋友，都是经常陪伴我的熟面

孔，而我认为关系还行的朋友，有的出现在别人

的朋友圈，却很少在我的家园留下身影，这看似

一件小事，却着实让我有些五味杂陈。

想到这里，我认为可能是地位层次的差别，也

有可能是思想境界的差异，也有可能是接人待物

上的分歧。不管怎样推断，为自己点赞是别人的

情分，自己确实不能勉强。不过，我也渐渐接受了

这种有趣的现实，但我还是隐隐觉得，这种微妙的

现象里，似乎潜藏着亲密与疏远的关系走向。

再后来，我发现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不光出

现在我的朋友圈，别人也常常向我吐槽。其实，

我也明白点赞与不点赞，并非对作品本身或朋

友圈内容的认同，而是对作者本人的支持与鼓

励。只要志同道合，就会不假思索去守护，这种

守护表达的是一种默契与陪伴，一种无声胜有

声的问候。当然，有的朋友平时社恐，喜欢潜

水，虽然不点赞，但并不代表关系的疏离。

我有一位朋友，绘画很有造诣，她每次把新

作品发到微信群后，很多人都是沉默，只有少数

人支持鼓励她。可是当群主或一些人的作品发

到群里时，群内就像沸腾了似的，铺天盖地的点

赞接踵而来，一波高过一波，弄得一片乌烟瘴

气。朋友坦言：“这也没什么，最起码明白了站

位问题，再说这也是用极小的‘诱饵’为成本，换

来了人心的本质，至少能让自己重新审视与朋

友的关系。”

有趣的“点赞”，越品越有趣。还有一种点

赞，让微信群友啼笑皆非，那就是有些人想点赞

却不敢点赞，唯恐自己点赞后，没有跟帖，让自

己显得太唐突。还有的点赞，没真正看懂朋友

圈的内容，上来就是一番大赞，比如朋友遭遇了

不幸或思想情绪处于难过的状态，那样贸然点

赞，无疑是在朋友的伤口上撒盐，势必会导致自

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有时候，点赞就是对别人的捧场，但是有时

也是多余的。想起莫言曾说：“你弱的时候帮别

人，有时费力不讨好，被认为是巴结。你强的时

候，不用帮，说句鼓励的话，对方都会特别感

动。”因此，面对形形色色带着隐形面具的人，与

其逢迎讨好，不如久久为功做好自己。对于一

些看不起自己的人，要懂得看透不要说透，自己

明白就好，不要说出来，以免招致麻烦，惹得自

己不开心，更不要在乎他人的点赞，权且当作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罢了。

有趣的“点赞”，充满着世态炎凉的复杂性；

而理性的点赞，表达着向优秀看齐的简单性，它

也像一面明亮的镜子，你对它莞尔，它就对你微

笑。你对它睥睨，它也对你傲慢。生活中，懂得

通过点赞这种方式去尊重对方，就是赢得对方

的尊重，只有真诚相伴、守望相助，方能让彼此

关系走得更近。

腾冲一中建校一百一十周年庆

典，作为退休两年的老教师，我像是赴

一场跨越世纪的约定。校园里彩旗飘

展，笑语盈耳——时间还早，我想先去

看看紫薇苑。

从中间甬道走进熟悉的月宫门，

步入紫薇苑的后院。院内清寂，映入

眼帘的，是两株铅华尽卸的古紫薇

树。它们的枝干盘虬卧龙，以一种近

乎倔强的姿态，赤裸地、凛然地直指深

蓝色的苍穹。树皮光滑处，是岁月摩

挲出的清冷光泽；盘曲嶙峋处，则刻满

风雨雷电签下的契约。此刻，繁华落

尽，所有内在的力量与线条都毫无保

留地呈现出来，就像两位洗尽铅华，仅

以风骨相对的老友，在冬日晴空下进

行一场沉默的对话。

我仰望着它们，心底却蓦然涌起

一片烂漫的霞光。在职的数十个春

秋，每年六七月，每天上课前下课后，

我总要特意绕进这苑里来。那时的它

们，是何等恣意而慷慨的生命！千枝

万杈，缀满密匝匝的紫红色花穗，开得

轰轰烈烈，仿佛将积蓄了一整年的热

情与梦想，都在盛夏的阳光里点燃、喷

发。风过时，花瓣如雨簌簌而下，瓦

檐、石阶、我的肩头，都沾着那柔软的

馨香。学生们在花树下穿梭，年轻的

笑脸与绚烂的花影相互辉映。每届新

生，我都会领着他们到紫薇苑游览，辨

读“衍艺阁”“蕴秀”匾额和古色古香的

楹联，带着他们领略“紫薇红霞映百

年”的悠远神韵。眼前的虬枝，与心中

的繁花，在这一刻重叠。唯有见识过

它冬日这般铮铮的筋骨，才更能体会

它夏日那倾世繁华的底蕴与分量。

步至前院的财神庙，我将掌心缓

缓贴上墙面那冰冷的青石砖。弹孔依

旧，深凹如岁月的泪窝；那枚锈蚀的弹

头，仍死死咬在石砖缝里，像一句未曾

喊完的呐喊。冬日稀薄的阳光斜照下

来，更衬得这些伤痕触目惊心。周遭

是庆典的喧腾，而此处，时光仿佛凝滞

在1944年某个炮火连天的瞬间。

这座院落的前世，是香火鼎盛的

财神庙；这里也曾是张文光的滇西军

都督府所在地，激荡过金戈铁马的回

响。1915年，李根源、徐家钰等先贤

倡建县立中学，次年迁校于此，财神庙

从此钟磬换作书声，庙堂转身为学

堂。然而，真正将其魂魄淬入砖石的，

是腾冲卫国御侮的烽火。炮火轰塌了

戏楼一角，却未能令其脊梁彻底折

断。它像一位伤痕累累的战士，坚守

着自己的阵地。

如今，修葺一新的楼阁彩绘着祥

云仙鹤，而弹痕就在下方，沉默如碑。

这静与怒、美与殇的并置，是这片土地

最深刻的记忆密码。从财神庙到滇西

军都督府，从抗战废墟到复兴学堂，再

到如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无论身

份如何更迭，其内核始终是“教化”。

恰如联语所言：“天地富精华凿险缒幽

求百宝，神灵严锁钥佑贤辅德赐诸

珍。”——所求之宝，终是人才。

苑中不止紫薇古。南厢上下两院

里，两百多岁的古桂和古梅，与一百五

十余岁的双桃和素馨花，皆在此值守

了百年轮回。这座小小的院落，竟被

先人巧妙地营造成一个“四时花香不

断”的文明雅境。花香与书香、兵戈声

与读书声，在这里奇异而又和谐地交

融，织就了一所百年学府最独特的气

质——既根植于边地历史的厚重与血

性，又绽放着文明教化的柔韧与芬芳。

庆典的乐声嘹亮地响起，召唤人

们前往主会场。校庆典礼上，那些关于

高考佳绩、名师风采、校友荣光的崭新

数据与图景，令人振奋。然而我深知，

所有向外延展的荣耀与生机，其养分始

终来自内向扎根的脉络。这脉络，就深

藏在紫薇苑斑驳的砖石里、虬曲的根茎

中、不散的芬芳内，藏在“教人求真，学

做真人”那从未断绝的叮咛里。

离校时，阳光清朗。我仿佛看见，

待到明年六七月，那两株静默的虬枝，

必将再次燃起满树红霞，映照着一张张

崭新的、求知的脸庞。这是传承，更是

祝福，是一个走过百十年风雨的学府，

对下一个百年最庄重、最温暖的许诺。

在我记忆中有一件小事，它像一只

春蚕咀嚼着我的心叶，使我痛苦愧疚。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去青

岛出差。当客车行至潍坊界内的一个

小站，一个40多岁的庄户汉子背着一

位面黄肌瘦、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上了

车。当时客车上的座位已全坐满了，

庄户汉子对乘务员说，他要陪母亲去

青岛看病，因路途遥远，问能否帮忙替

他母亲找个座位。乘务员同情地点了

点头，便开始动员年轻力壮的青年人

让座。但任凭乘务员怎么说，车内的

乘客都始终低着头，没有一人吭声。

我看见那庄户汉子一脸的无奈和失

望。也许是离我近的缘故，那庄户汉

子走到我面前，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

躬，用哀求的口气对我说：“大兄弟，您

行行好吧！俺娘有糖尿病，今年80多

岁了，我怕她累坏了。您能不能朝里

靠靠，让俺娘坐会儿？”望着那个灰头土

脸、土里土气的庄户汉子和那位衣服

上补丁摞补丁脏兮兮的老太太，我断

然拒绝：“我又不是雷锋，让别人发扬风

格吧！”那庄户汉子碰了钉子后，便脱下

褂子，铺在过道上，让他母亲坐下。正

在这时，坐在我身后的一位解放军战

士忽然站了起来说：“同志，让老大娘坐

我的座位吧！”那庄户汉子感激得差一

点流下泪来，老太太则一个劲地唠叨

着：“好人哪，好人。”

客车一路跋涉，我发现那位战士

大汗淋漓，双腿不停地颤抖着。我幸

灾乐祸地想：活该，谁让你出风头！

当客车终于到达终点时，乘客们

陆续下车了。那位战士长舒了一口气，

也艰难地下了车。但没走出两步远，他

忽然倒下了，一双手费力地从裤管里拔

出一条腿——原来是一只假肢。

望着那只假肢，泪水一下子模糊

了我的双眼。我感到良心像被放在油

锅里炸一样难受。

三十多年飞逝如流水，许多大事我

都忘却了，但唯有这件小事却刻骨铭心

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它时刻鞭策着我要

把温暖的手伸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乘车记事 □ 赵玉前＞往事

《
烟
雨
上
沧
》（
中
国
画
）
李
小
亮

作


